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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剧《生之歌》无疑是一部佳作，它
不仅在情节设计和声音呈现上颇有亮点，
更关键的是成功塑造了何功伟这样一个
具有坚定信念和无畏精神的革命者形象。

一、人物形象鲜明立体
首先，展现了人物坚定不移的革命信

念。何功伟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
和劝降利诱，始终毫不畏惧、不为所动，坚
守着自己的信仰和理想，表现出坚定的革
命意志。他的家书和100级台阶的故事
在剧中得到了巧妙呈现，展现了他坚定不
移的追求和信念，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忠诚
与担当。

其次，展现了人物的至情至性与大仁
大义。《生之歌》中的何功伟不仅对自己的
家人充满深情，还对战友和青年学生充满
了关怀和期望。第二集他给父亲写信：

“儿牢记宁死不屈之义，除慷慨赴死，别无
他途可循。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

格，成仁取义，此正其时。”极为冷静，但又
充满深情，感人至深，以至于作为敌人的
陈诚也不得不评价他“其伟人也”。

再次，展现了人物勇敢无畏的革命精
神。何功伟在面对生死抉择时，毫不犹豫
地选择了为真理和正义而牺牲，表现出强
烈的革命热情和牺牲精神。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
记首次提出并精辟阐释伟大建党精神，其
中，“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重要内容，高
度凝练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范和意
志品质，贯穿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和红色血脉中，是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
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重要密
码。以何功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就是诠
释这种精神的不朽明灯。

二、情节结构设置巧妙
时空的切换运用是《生之歌》的突出

亮点，剧中有两条线：一是监狱内实际发生

的事，二是昏迷中何功伟回忆跟妻子在一
起的温馨时刻、告别场景等。这种时空交
错、交织穿插的叙事结构，使听众在欣赏剧
情的同时，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角色的内
心世界和情感变化，感受到何功伟复杂的
内心情感，给足了角色释放魅力的空间。

《生之歌》的叙事切入也很巧妙。该
剧以歌为名，以写歌、唱歌为切入点，很
妙，也符合历史的真实，《狱中歌声》《汨罗
怨》《清江大合唱》都是何功伟的创作。剧
中有个细节，是何功伟与革命者老张之间
的对话。老张开始说他是个大老粗，不会
唱歌，但是何功伟鼓励他，说只要唱出来
就行，唱歌就是表达对生命的热爱。他自
己现身说法：少年时特别爱好唱歌，后来
做地下工作，不容许放声歌唱，只能在没
人的地方自己哼哼。现在在监狱，反而要
大声唱出来！这一段展现了何功伟对生
活的热爱，跟后面他放弃生命形成反差，

更能够衬托人物的伟大。
三、听觉呈现表现出色
作为一部广播剧佳作，《生之歌》具有

丰富的艺术表现力。该剧汇聚赵成晨、惠
龙、饶敏莉、宣晓鸣、陈光等一众实力派配
音“大咖”，他们精湛的声音表现力为角色
注入了活力，使得听众能够更加真实地感
受到角色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主角与
配角形成良好的互动和配合，共同为剧情
的发展推波助澜。另外，音响作为广播剧
作品独一无二的艺术元素，在剧中得到了
充分地运用和展现。音效师通过精心设
计的音效，巧妙地营造出监狱里压抑沉闷
的氛围，让听众仿佛置身于现场，不仅增
强了剧情的吸引力，也使得听众更加深入
地投入到剧情之中，与角色产生强烈的情
感共鸣。可以说，广播剧独特的艺术手法
在剧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为观众带来了极
具震撼力的听觉体验。

坚定的信念 无畏的精神
武汉大学教授、博导 刘春阳

我认为，广播剧《生之歌》有以下几个
特点：

一、主辅线相互交叉，塑造了饱满的
英雄形象

广播剧的生命力在于可听性和故事
性，是在动人的情节、好听的故事中塑造
饱满的人物形象，引起听众想听的欲望。
据了解，在创编过程中，咸宁市图书馆系
统全面完成了66万字关于何功伟的史料
收集。编剧团队深层次解读了、丰富了何
功伟在狱中斗争的精神和信仰，这构成了
广播剧《生之歌》的情节主线。为了凸显
英雄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生之歌》对何
功伟的英雄情感副线也进行了丰富的艺

术再现，从而塑造了立体、饱满、有血有肉
的英雄形象。如何功伟、许云夫妻俩崇高
的信仰、坚贞的爱情、在革命中成长等都
得到了细致地刻画。“根留本土依江润，叶
起寒棱映月开。早晚阴成比梧竹，九霄还
放彩雏来。”何功伟这首新婚时作的桂花
诗写出了英雄人物崇高的革命理想和丰
富细腻的情感体验。

二、剧情环环相扣，追求丰富的艺术
表达

《生之歌》在剧情上遵循“大事不虚，
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从本质上来说
《生之歌》是一部主旋律作品，但主创团队
摒弃了一般同类作品的刻板说教，而是着

眼于挖掘深刻的故事内涵。《生之歌》在表
现手法上充分结合了时代语境和受众的
需求。通过丰富饱满的细节、生动形象的
人物推动故事发展，以悬念制造戏剧高
潮，呈现出一个个引人入胜的动人故事。
如何功伟在临终前和父亲的告别这场剧，
父亲来监狱探望本是为了劝何功伟投降，
却看到儿子临危不弃，英勇就义，英雄的
牺牲令人感动，催人奋发。

三、地域文化活化，呈现高品质戏剧
艺术

从创作上来讲，一部优秀的广播剧除
了有好的剧本之外，关键是如何通过声音
将故事听觉化，更动听地讲好一个故事。

为了解决这一艺术问题，地方文化资源的
有效运用是普遍采用的途径。广播剧《生
之歌》主创团队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
们经过精心制作，取得了极高艺术成就。
《生之歌》将何功伟的革命故事浓缩在监
狱的场景中，讲述他在被关押的10多个
月里，用字条、歌曲和书信，进行着狱中斗
争，将敌人的监狱变成共产主义革命气节
教育学校。如何让英雄人物可歌可泣的
故事深入人心呢？该剧还采用了桂花、乡
愁等咸宁元素，桂花茶、桂花糕，还有桂花
糖，桂花三件套，大量方言的运用和民俗
文化的创新性运用等等，从而极大提升了
《生之歌》的艺术品质。

饱满的英雄形象 高品质的戏剧艺术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咸宁市文艺评论家名誉主席 陈国和

品读红色经典 传递时代声音
—— 专家鉴赏广播剧《生之歌》摘录

高品位的“咸宁故事”
咸宁市作协名誉主席 李专

首先，讲述了一个品位最高的“咸宁故事”。何功
伟的故事是品位最高的“咸宁故事”，具有时代意义和精
神价值。

其次，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创意。何功伟不但是一个
“至情至性，大仁大义”的伟人，信仰无比坚定的共产党
人，还是一位才华卓越的诗人。用何功伟创作的诗文来
塑造何功伟的英雄形象，找到了创作成功的密码。《狱中
歌声》《奴隶恋歌》《汨罗怨》《清江大合唱》贯穿作品始
终，最后以《国际歌》结束全剧。此剧用歌声突破了没日
没夜、无始无终的黑暗，用歌声突破了不能躺不能坐的
狭窄空间，也用歌声抵御和突破了80多年的岁月湮没。

再次，使用了一种最简洁的笔墨表达。广播剧《生
之歌》惜墨如金，但字字珠玑。14000多字的篇幅，描
述了何功伟愈挫愈勇、反败为胜的战斗历程，展现了
何功伟无与伦比的坚定信仰，塑造了何功伟可歌可泣
的伟大形象。

细腻刻画 多维呈现
湖北科技学院教授 邓志文

广播剧《生之歌》，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杰出的共产
主义战士形象，更呈现了广播剧这一传统艺术形式在当代
的旺盛生命力。

首先，广播剧《生之歌》是一个以故事和情节而非道德
说教构建的“讲述共同体”，是价值和意义的有效载体。德
国新生代哲学家韩炳哲指出，在后叙事时代后，数字社会
充斥着无意义无方向的叙事真空，大量的碎片化娱乐短视
频缺乏意义表达，只是瞬间和偶然性的串联。而《生之歌》
通过精良的打造、真诚的讲述、细致的演绎，成为了价值和
意义的有效载体。该剧以何功伟走上刑场开头，以其英勇
就义结束，形成一个首尾圆合、结构谨严的讲述闭环。叙事
线索清晰，故事在现实与回忆中来回切换，步步推进，充满
了审美的张力。全剧细腻生动地刻画了一个立场坚定、爱
憎分明、情深义重、忠孝兼备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故事
真实感人，无说教之嫌，达到了司空图的“不著一字，尽得
风流”的艺术境界。

其次，在逼真的音效、配音和音乐的加持下，该剧带给
我们丰富的视觉体验。借助丰富的声音效果，《生之歌》突
破了广播剧只诉诸听觉的单一感官的局限，听觉有效激发
了视觉，我们仿佛是在欣赏一场声画合一的电影。丰富的
感官体验营造的心理空间还激发了听众丰富的艺术想象
力，让听众陷入自身创建的艺术情境中，随着革命人物同喜
同乐。

同时，配音演绎和台词创作高度契合，亮点纷呈。狄德
罗在《谈演员的矛盾》中将演员的表演分为分享派和旁观
派，前者指演员要淋漓尽致地表现所扮演人物的情感，分享
剧中人物的感情。《生之歌》的配音演员正是分享派，在深刻
领会剧本精髓和人物形象后，他们将自己的生命和情感倾
注到剧中角色身上，与扮演的人物身份高度契合。《生之歌》
台词创作也高度契合人物的身份性格。当叛徒陈世杰第一
次见到被捕后的何功伟时，一时忘记叛徒身份，出口便是

“何书记”，然后又仓皇改口为“哦，不，何功伟”。顿时彰显
了革命斗士何功伟的高大形象和敌人对他的敬畏，也刻画
了叛徒首鼠两端的易变性格和脆弱的本质。

总之，该剧用多维的艺术呈现方式谱写了一曲革命烈
士的《生之歌》，净化了我们的灵魂，治愈了我们的心灵，听
众也在审美快感中收获了政治和道德教育。

死生亦大矣
咸安区作协主席 韩志

广播剧《生之歌》给我心灵极大的震撼。它就是一
部生命的赞歌，对理想信念的礼赞，是对生命意义的呼
唤和呐喊。

司马迁曾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
毛。何功伟之死，就重于泰山。广播剧的演绎，将何功
伟视死如归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声情并茂，以情感人。以声音来塑造人物，以情
感来表现精神品格，形式新颖，令人耳目一新，震撼心
灵，备受鼓舞。

二、旋律造势，以音动人。根据人物形象及剧情场
景的特点，配以音乐旋律，营造不同的氛围，让人如置身
现场，感同身受，深受教育。

三、对死当歌，感天动地。人物不但有独白、对白，并
且有独唱、对唱、合唱，将人物内心情感发挥得淋漓尽致，
同时对广播剧主题发掘也推向一个新的境界和新的高度。

总之，《生之歌》特点鲜明，神形兼备，称得上是一部
特别优秀的作品。但是，金无足赤，该剧仍可进一步精
雕细刻，精心打磨，精益求精。以下是几点建议：

一、宏观把控，从高从远。可进一步从高处审视，力
求气势更加高远、恢弘、博大。广播剧可进一步向音乐
剧及交响诗方面推进，增加交响乐旋律等元素，以更博
大更恢弘的气势来表现英雄主义。

二、微观精致，更细更准。剧中的一些史实、名称等
细节问题，要尊重历史，要符合客观真实，细节处不能有
任何一丁点硬伤。

三、地域特色，宜多宜精。何功伟是咸宁桂花人，咸
宁是中国桂花之乡，可将桂花的精神品格对何功伟幼
年、少年、青年时期潜移默化的影响呈现出来，让人物形
象更为丰满和更有鲜明的桂乡特质。

四、人物独白，呈现灵魂。该剧的对白较多、故事性
强，而表现人物内心的东西还有待进一步深挖，将人物
内心情感、精神、灵魂，如黄钟大吕，像火山一样倾情喷
涌而出，以达到更加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

文学是人学，广播剧创作的中心任务
也是塑造人物，特别是典型人物。在人
物、环境、情节三要素中，人物处于核心地
位。《生之歌》播出之后，听众或许对一些
情节或者细节记得不是太清楚，但剧中主
要人物何功伟的形象却异常清晰高大。
这是为什么？这是典型人物的无穷魅力。

黑格尔在《美学》中指出，塑造一个成
功的人物形象时，“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
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
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
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生之歌》这部广
播剧中出场的主角何功伟不是一个抽象
的革命者，不是一个简单的类型化、扁平
化的英雄形象，而是一个血肉丰满的立体
可信的英雄形象。编剧从纷繁复杂的历
史资料中细细追寻出大量的真实线索和
细节，又不拘泥于真人真事，加入生动且
大胆的想象和独创，努力还原了他丰富的
人性。《生之歌》中何功伟是英雄，同样也
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剧中他和父亲、妻

子的几场感情戏浓墨重彩地渲染他作为
一个儿子、一个丈夫、一个父亲的柔情。
他从小对父亲的话言听计从，成人以后他
无论行至何处，始终惦记家中的父亲；他
对妻子许云日常生活中温存体贴，情意绵
绵、柔情似水；他对于即将出世的儿子心
怀憧憬和爱意，希望可以陪伴儿子健康成
长。编剧竭力通过日常朴素的生活情节
和情感互动描绘何功伟对家人亲友的珍
视和眷恋，即便是在决心为革命和理想舍
生赴死之时，他满心都是对父亲妻儿的愧
疚和不舍，情真意切，展示出一个血肉丰
富的男性形象。此外编剧还借助于何父、
同学朱不凡、妻子许云，以及战友和狱友
之口，展现出其性格的丰富性和立体感：
他热爱学习，文笔好，擅长诗词，热爱歌
唱；而且热爱科学，立志做中国的爱迪生，
想要科技救国。他热爱生活、热爱自然山
水，更热爱故乡、热爱咸宁的桂花、热爱故
乡的一山一水一花一草……这是一个活
生生的感性的人，一个有着有趣灵魂的

人、一个有着丰富性格的真人。
然而，要想把人物塑造成“理想性格”，

除了普遍性、丰富性之外，还要极力凸显人
物的个性和特征性。“性格的特殊性中应该
有一个主要的方面作为统治的方面，但是
尽管具有这个定性，性格同时仍须保持住
生动性与完满性，使个别人物有余地。”

何功伟这个人物形象的主要特征和
个性是他对革命的坚定信仰和为理想、为
党的事业献身的浩然正气。《生之歌》为人
物选取的情境是被捕狱中生活，在狱中此
起彼伏的矛盾冲突中去揭示其个性特征：
一方面他在狱中坚持战斗、坚持革命。面
对敌人的恐吓、利诱、刑讯，何功伟始终不
屈不挠，革命的理想和信心不变；另一方
面他有勇有谋，善于做思想教育工作，把
恶劣残酷的监狱变为革命的大学堂，化身
为黑暗中的灯塔照亮别人：在狱中，他鼓
舞内心彷徨不安的战友老张，告知他没有
刀没有枪不要紧，革命气节不能丢。他用
敌人给他写自首书的纸笔为失去组织的

彷徨同志发送纸条进行革命气节教育。
为无端被捕的进步青年学生发声抗议，并
组织和号召青年学生争取自由，没有纸
笔，被单独隔离，就用歌声作武器，教育狱
中战友保持革命的气节。在他的感召和
指引之下，大家拧成一股绳，用勇气和决
心与敌人斗争。

塑造何功伟这个典型最成功的地方
在于把人物置身于“大我”和“小我”、生与
死的两难抉择的特殊处境下，使得人物个
性和特征得以进一步放大。编剧把何父
劝降这个细节进行了工笔式的描摹，面对
千里跋涉的父亲，面对父亲的老泪纵横，
面对妻儿的讯息，何功伟虽然满怀愧疚，
却始终不改其志，“儿决心牺牲个人，以利
社会国家，粉身碎骨，此志不渝！”心似铁
石的坚贞，让他勇于辞别父亲告别妻儿放
弃小我，高歌革命理想，一步步踏上赴死
的台阶。在丰富性和独特性的交融之中，
《生之歌》有效立起来一个高大而血肉丰
满的革命者形象。

论《生之歌》的典型人物形象塑造
湖北科技学院副教授 陈静


